党的外围组织——黎里翳桑社及它的《浅作》
平静人
以文会友，结社组团，古已有之。或纯以切磋文学为标榜；或文学、政治两者活动兼而有之；或以文学为名，行政治之实。近代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更颇不乏人了。在黎里，即有柳亚子先生。他于1909年与一些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创立了“南社”，在整个“南社”期间，他始终以文字宣传革命，成为当时一个有名的爱国诗人。

解放前的黎里“翳桑社”就是一个以文会友的知识青年文艺团体，但这只是个形式而已。实质上，它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从事文艺活动，团结、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宣传革命，发展党的地下组织，这是创办“翳桑社”的主要目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八年的浴血奋战，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沦陷区被收复。吴江县黎里镇人民，随着全国抗战的胜利，也结束了当“亡国奴”的耻辱岁月，充满了重见天日的喜悦心情，认为从此可以得到休养生息，振奋精神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国家了。但是，事与愿违。日寇一投降后，地下冒出来的“游击英雄”，天上飞来的国统区“好汉”，迅即来争摘“挑子”，夺取胜利果实，建立起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权，恢复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于是苛捐杂税，征粮抽丁，横征暴敛；特务和编余军官，到处敲诈勒索，横行不法；市场上美国货代替了日本货，充斥泛滥；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步上日伪“储备票”的后尘。这些，使人民向往光明的希望幻灭了，重新陷入泥涂炭火之中。

这年的十一月，在共产党黎里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以知识青年为主的一个文艺团体——“翳桑社”悄然诞生了，并出刊了油印文艺刊物《浅作》。这个社团的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仅一年多一点，）但是对给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对促进革命，促进当地文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现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忆述如下。  
名称、宗旨、组织
“翳桑社”的全称是“翳桑文艺研究社”。“翳桑”的含义，是隐蔽居住家乡的意思，为社员柳龙柏所取。发起人是丁铎（源贵）和柳稚（乃复）。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并备文向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报送“社章”、“组织系统表”、“人事略历表”、“社员略历表”和《浅作》试刊本等件，申请登记备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因震泽女社员张育英被国民党震泽区区长逮捕后，丁铎出走而解散，历时一年多。

“翳桑社”设在黎里镇上岸塘桥东，协记布店（现为医药商店）下滩的（丁铎等合伙开）文具书报店内。

“翳桑社”成立的宗旨，据《简章》和《征求同人办法》（登《浅作》第三期）中明确规定为：“联络友谊，研究文艺，练习出版技能”。

“翳桑社”吸收社员的资格，即入社的条件，上述两个章法中，也作了规定：“思想纯正，意志坚定，爱好文艺之青年。”

入社的手续较简单，规定有二种：一是“自动加入”，即写篇自我介绍，经社总务部承认就算了；一是“介绍入社”，即由本社社员介绍就认可。

社员被接收后，要交纳一次性的入社费和每月的经常费。社费的标准，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调整的。据《浅作》登载，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十月，调高过三次：入社费从五十元调高到二百元，增加了三倍；月费从一百元调高到五百元，增加了四倍。虽然有社费收入，且是不断提高收费标准，但由于物价飞涨，社内经济还是十分拮据的，出刊《浅作》还得靠部分社员的捐助款物，以弥补不足。

在组织方面，“翳桑社”与其他社团一样，有它自己的组织形式。它是采取社员大会制。社员大会设社长、副社长，下设各职能组（部），职能机构的设置和人事的安排，均由各次社员大会通过确定（唯第五次大会未将此列入议程）。社员大会召开过五次，据第四次社员大会确定的“组织系统表”在社员大会下，设“三组、一会、一馆”，表式如下：

全体社员大会

社长

总务组：会计  文书

出版组：编缮  印订  校对  寄发

联谊组：收发  记录

编委会：阅稿

图书馆：主管  干事

人事上分工安排是这样的：发起人丁铎历任社长之职。副社长在二次社员大会上确定为徐可曼，三次大会以后就不设了。总务组（部）二次大会定为迮一祥，三次大会起改为邱政。出版组二次大会是社长丁铎兼任，邱政为副，三次大会更换为凌行可，四次大会又换做平静人了。联谊组是四次大会起新增设的，负责人丁铎兼。编委会成员，二次大会定有柳稚、丁铎、吴关龙、凌杏荣（行可）等四人，三次大会改为吴关龙、凌行可、丁铎、徐可曼、平藻（天凤）等五人，四次大会又更定为负责人吴关龙，阅稿静人、行可。图书馆是从三次大会起设立的，一径由徐可曼负责，吴关龙助理。另外，从成立到二次大会，都有个“研究组”，负责人是柳稚和平藻；这个组在三次大会时就撤销了。

“翳桑社”的社员约有六、七十人，当地黎里占多数，其次是盛泽、横扇、震泽、芦墟等镇，邻县加兴、加善和大中城市南京、上海、苏州也有些人参加的。从社会职业来看，以青年店员职工为主，学生、教师、医生也有一些。全体社员的名单，我至今没有收集到，据手头资料排一下，社员的姓名、社会职业及分布地区情况是：

黎里：丁铎（店员）、徐可曼（医生）、迮一祥（教师）、吴关龙（店员）、凌行可（店员）、柳稚（学生）、邱政（宣明，店员）、周剑镕（司帐）、周陶兴（学医）、平藻（学医）、漆群、丁宝忠（学生）、凌肇基（职工）、蔡祺德、徐文跃、平静人（司帐）、平元增（职工）、柳龙柏（教师）、朱其坤、秦灵一（职工）、孙君励、魏力能。

盛泽：俞双人（学生）、周心雄、卢寿祺、钱增荣、蒋炳顺、沈旭、朱寒梅、张玉良、许铭（职工）、杨开明（医生）、卫朴、翁养时（学生）。

横扇：周一非（医生）、陈武扬、家骏、吴鑑、史流。

震泽：张育英（女，学生）。

芦墟：许眉。

苏州：吕世健、包士清、范翔、顾家椿。

加兴：笠人。

加善县：张鹤鸣（教师）。

南京：金培行（学生）。

上海：王维章。

其它不明地区的：张暮霞、张耀武、马侃、顾朗春、流萍、徐仁。

一九四六年夏天，俞双人同志曾在盛泽组织当地的翳桑社员，成立了“翳桑分社”，出过一期油印刊物，后来就没有办下去。

《浅作》
翳桑社的活动有三个方面：一是出刊油印文艺刊物《浅作》，这是最主要的。二是召开部分社员参加的文艺座谈会，研究探讨文艺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总共开过二、三次，我没有参加过。三是办了个“集阅图书馆”，设在徐可曼家里；书是向社员借集起来的，以供社友阅读，但是往借阅的人却不多。现在着重把出刊《浅作》的情况具体说说。

约在一九四四年，丁铎在黎里镇官塘上裕隆酱园当学徒时，曾与园内同事周剑镕、吴仲弢等及其他友人，办了个油印文艺刊物《浅作》，用一张腊纸大小的八开报纸印的，每期一、二张，不装订。出了几期后停刊了。

“翳桑社”的油印文艺刊物，名称仍叫《浅作》，是承用前者来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向国民党县党部申请登记备案时，曾出了试刊，用《浅作》复刊号名义上报送审的。复刊后的《浅作》是十六开大小，装订成册的。第一、二期，注明“纯文艺半月刊”，第三期起改注为“月刊”。每期都写有“本刊已呈请吴江县党部登记备案中”和“非卖品”等字样。正式出刊是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第一期起，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十期止，正好一年时间，出了十期。据十期的统计，刊出文稿一百六十九篇，计二百二十三页，平均每期刊文十七篇，篇幅二十二页多。每期印数约七、八十册，后期最多达一百二十册。

《浅作》的内容较丰富，有文艺评论、小说、剧作、散文、诗歌、木刻、编者的话等。大多是抒情性的，政治色彩不太浓厚。形式上也较讲究，有封面设计、扉页木刻、目录专页、题花等。每期出版后，寄上海生活书店一份，征求意见；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还在刊物上登出来，以表重视和供作者参考。

为《浅作》写稿的人较多，据正式出刊的十期按笔名统计，其有五十六名。常见的有平天凤的封面设计，徐可曼的扉页木刻，丁铎的“编后”记，柳叶（稚）的评论文和译文，邱政的散文，一非的集邮漫谈，林莽、寄帆、冶金的小说，汀兰、孤雁、金伟的诗。吴关龙、凌行可、张鹤鸣、俞双人、平元增等同志，都曾写稿投刊。我也写过几篇给刊用。

《浅作》是爱好文艺青年学习写作的园地，写稿者和编辑者都是没有经验的，因此大多数作品是比较幼稚，逻辑性不强，词汇不广泛，文字语句的错误也较多。但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好的，能歌颂进步，暴露黑暗；当然还夹杂着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无病呻吟的诗文，这是消极的因素。

性质、作用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造反派”对黎里翳桑社及其《浅作》进行了“审查”，对它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不少同志为此受到株连。翳桑社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从当时情况来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严的黑暗笼罩着的小市镇上，它既是一个合法的群众性的进步文艺团体，它的《浅作》犹如散发过芬芳的一朵小花，促进了当地文艺的发展，对反帝、反封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更是一个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组织——这点，吴关龙、俞双人同志在过去曾多次对我讲过。现已查明，“翳桑社”的建立是经过上级党派来负责黎里工作的肖方同志批准的，由一些地下党员（迮一祥、吴关龙、丁铎、凌行可等）参加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党通过“翳桑社”的合法存在和从事文艺活动，团结了一批社会知识青年，发展了党的地下组织，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从而对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我和张鹤鸣、平元增等同志，均因参与“翳桑社”的活动，才同党的地下工作者接近，从而被先后发展为党员的。所以，在“文革”中对它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以恢复它的历史真实面目。

我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经吴关龙同志介绍，正式参加“翳桑社”的。是在后期了，对翳桑社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加上相隔四十多年之久，有些情况现在已记不清了。此文的忆述错漏定是不少的，就作为引玉之砖吧，希望知情者予以补充纠正。

